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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遥感在生态学中的应用进展

胡健波１， 张　 健２，∗，
１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６

２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无人机与遥感技术的结合，即无人机遥感。 与传统的以卫星和有人机遥感相比，无人机遥感具有高时效、高时空分辨率、
云下低空飞行、高机动性等优势，是传统卫星和有人机遥感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这些优点使得无人机在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等

领域获得迅速发展。 首先对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发展历程、系统组成、分类与选型、应用优势等进行了介绍。 在此基础上，对无人

机在生态学中的应用案例进行了总结，内容涉及生境监测、植物物候调查、动物监测等方面。 最后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研究进展对无人机生态学存在的问题（技术门槛较高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和潜在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无人机遥感；近地面遥感；生物多样性监测；保护生物学；空间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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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飞机系统（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ＵＡＳ），简称无人机（ｄｒｏｎｅ）。 ２００２ 年美国联合出版社出版的

《国防部词典》中对无人机的定义是“不搭载操作人员的一种有动力飞行器，它借助空气动力提供所需升力，
能自主飞行或者远程引导” ［１］。 无人机与遥感技术的结合，即无人机遥感，是以无人驾驶飞行器（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ＵＡＶ）作为载体，通过搭载相机、光谱成像仪、激光雷达扫描仪等各种遥感传感器，获取高分辨

率光学影像、视频、激光雷达点云等数据［２］。 与传统的以卫星为平台的航天遥感相比，无人机遥感具有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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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下低空飞行的能力，弥补了卫星光学遥感经常受云层遮挡获取不到影像的缺陷。 同时，它的高时效、高时空

分辨率特点，也是有固定重访周期且离地几百公里的传统卫星遥感所无法比拟的［３］。 与传统的以有人机为

平台的航空遥感相比，小型无人机不需要机场基础设施和专业飞行员，而且体型小、便携、机动灵活。 无人机

遥感是卫星遥感和有人机航空遥感的有益补充，成为多尺度遥感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特别适合小区域范围的

应急或高频次遥感调查。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其应用领域已经从早期的军事应用扩展到精准农业、大地测

量、海洋监测、地质灾害调查、森林资源调查、植物病虫害监测、国土资源监察等领域。
在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中，由于卫星遥感提供数据的空间尺度与地面调查数据的空间尺度很难匹

配，生态学家、保护生物学家对遥感方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４⁃５］。 无人机遥感为遥感技术在生态学和保护生

物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高效和低成本的解决途径，近几年来开始被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所关注［３，６］。
本文首先对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简单地总结，然后对轻小型无人机在生态

学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最后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对无人机在动植物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领域的潜在应用前景进行了介绍和展望。

１　 无人机遥感的历史和现状

１．１　 发展历程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一架由英国人研制的无线电操控的无人机首次试飞，标志着无人机发展的开始。 到

２０１６ 年为止，无人机的发展已经经历了 １００ 年的历史。 总的来说，无人机的发展经历了 ４ 个阶段［７］：（１）靶机

起步阶段（１９１６—１９６３ 年）：这个阶段无人机主要在军事领域用于作靶机。 （２）初步实用阶段（１９６４—１９９０
年）：无人机技术被应用到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中，大大减少了战争空军伤亡率。 与此同时，无人机在民用

领域也开始了应用尝试。 （３）迅速崛起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９ 年）：这个阶段无人机在民用领域越来越多地运用

到各个行业中。 例如，２００８ 年我国将无人机遥感应用于冻雨灾害和汶川地震［８］，为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资料。 （４）全民应用阶段（２０１０ 年至今）：目前无人机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２０１５ 年我国遥感应用专业级轻小型无人机已超过 ３０００ 架，估计未来 ５ 年的装备

需求总量超过 ３００００ 架［７］。
１．２　 系统组成

无人机系统主要由地面系统、飞机系统和任务载荷三大系统组成，其中最重要的飞机系统由飞控、导航、
动力、数据链和机体这几大子系统组成。 （１）飞控系统连接机身上大量的传感器（包括角速率、姿态、位置、加
速度、高度和空速等），是无人机完成起飞、空中飞行、执行任务和返场回收等整个飞行过程的核心系统。 （２）
导航系统向无人机提供参考坐标系的位置、速度、飞行姿态，引导无人机按照指定航线飞行。 （３）动力系统：
不同用途的无人机对动力装置的要求不同，但都希望发动机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工作可靠。 （４）数据链

传输系统负责完成对无人机遥控、遥测、跟踪定位和传感器传输。
１．３　 分类与选型

无人机按照其使用功能、气动布局、质量、动力等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７］。 按使用功能划分，可以分为军

用、民用和消费无人机。 用于科学研究、环境监测、测绘等的多为民用无人机，而用于个人航拍、游戏等休闲用

途的多为消费无人机。 目前市面上的无人机种类繁多，常见的民用的无人机可以根据气动布局和动力分为 ４
种：油动固定翼、电动固定翼、油动旋翼（单旋翼为主）、电动旋翼（多旋翼为主）（图 １）。 当然，即便是同种类

型无人机，性能参数差异也会非常大，如机型（固定翼）、旋翼数量（旋翼）、飞控系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续航

时间、飞行速度、海拔高度、抗风能力、起飞降落方式等。 无人机的选型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而具体分析。
几张主要民用无人机的优劣势分析见表 １。
１．４　 无人机遥感传感器

为了充分发挥无人机机动灵活的优势，常用的无人机往往十分轻小，这一特性决定了无人机搭载的遥感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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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同样要求重量轻、体积小。 最常见的高分相机是普通的家用数码相机。 例如：总重 ２．５ ｋｇ 的美国

Ｔｒｉｍｂｌｅ ＵＸ５ 无人机搭载的是索尼微单数码相机，而总重 ６３０ ｇ 的瑞士 ＳｅｎｓｅＦｌｙ ｅＢｅｅ 无人机搭载的是佳能卡

片机。 多光谱相机种类较少，如：Ｔｅｔｒａｃａｍ 公司的减重版六波段 Ｍｉｎｉ－ＭＣＡ（６３０ ｇ）和 Ｍｉｃｒｏ－ＭＣＡ（５３０ ｇ）、
ＦＬＩＲ 公司的 ＶＵＥ 型热红外成像仪（１００ ｇ）、ＲＩＥＧＬ 公司的无人机激光雷达 ＶＵＸ（４．５ ｋｇ）。 无人机遥感传感器

与无人机共同推动了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发展。

图 １　 四种主要民用无人机类型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ｒｏｎｅｓ

（ａ）油动固定翼、（ｂ）电动固定翼、（ｃ）油动旋翼和（ｄ）电动旋翼

表 １　 四种主要民用无人机类型的优劣势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ｒｏｎｅｓ

无人机类型
Ｔｙｐｅｓ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油动固定翼
Ｆｕｅｌ 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ｇ

体型大，续航能力强（超过 ２ ｈ），抗风强（一般 ６ 级风）。
飞行速度快，适合大范围区域的遥感调查，一般大于

１０ ｋｍ２。

安全隐患大，不适合在人口密集的区域飞行，起降场地要
求非常空旷，一般需要弹射架，甚至跑道。

电动固定翼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ｇ

飞行速度较快，适合中小范围区域的遥感调查，一般大

于 １ ｋｍ２，小于 １０ ｋｍ２。 相比油动固定翼更便携。
体型小，载重小，抗风弱（一般 ３—５ 级风）。 续航能力相比
油动的弱，一般能飞 ０．５—１ ｈ 左右。

油动旋翼
Ｆｕｅｌ ｒｏｔｏｒ

可定点悬停，适合定点拍摄或者录制视频，垂直起降对
起降场地要求低。 相比电动多旋翼，载重大、续航时
间长。

飞行速度慢。 体型较大，机械结构复杂，对操控和维护要
求较高，安全性上不如电动多旋翼。

电动旋翼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ｒｏｔｏｒ

可定点悬停，垂直起降对起降场地要求低。 安全程度较
高，便于携带。 飞行速度慢，载重小，续航能力差，一般能飞 １０—３０ ｍｉｎ

２　 轻小型无人机遥感平台及其研究方法

２．１　 轻小型无人机遥感的应用优势

近几年来，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获取实时的高精度遥感影像数据成为可能［３，９］。 与传统的遥

感技术和平台相比，轻小型无人机遥感具有以下优势：
（１） 高分辨率：无人机能够从地面几米高处获取足够高分辨率地面影像的能力（可达到厘米级），弥补了

卫星因天气原因无法获取或者图像分辨率低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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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时效性：无人机能第一时间获取资源变化数据，如：可以及时监测风雪灾害、森林火灾、采伐等自然

和人类干扰后森林的更新和演替情况。 无人机也可以实时传输影像到地面终端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目

标区域的调查，将影像导入电脑后用专业处理软件可以快速处理，整个过程可以在几天内完成。
（３） 云层下成像：无人机具有可在云下低空飞行能力，弥补了卫星光学遥感和普通航空摄影经常受云层

遮挡获取不到影像的缺陷。
（４） 移动性能高：无人机平台体积小，较为轻便，移动性能好，在运输、保管环节上与有人飞机遥感平台相

比可以节省不少的费用［１０⁃１１］。

图 ２　 基于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无人机遥感相关论文数量统计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ｒｏｎ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灰色区域代表每年发表的无人机遥感相关的总的文章数量，红色

区域代表了每年发表的论文中属于以下几个研究领域的论文：环

境科学、生态学、植物科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学和林学

这些优点使得无人机正逐步成为卫星遥感、有人机

遥感和地面遥感的有效补充，在大地测量、灾害监测、资
源调查与监测等领域获得迅速发展。 基于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文献数据库，我们对无人机遥感相关论文进行

统计（图 ２），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之间在所有研

究领域共发表 ４１６ 篇相关论文，其中 ３７０ 篇（９０％）是在

２０１１ 年以后发表的，１９８ 篇（４８％）是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表明无人机技术正在最近几年以井喷的速度

迅速地应用到科学研究中。 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杂志也

分别报道了无人机在科学研究中的潜力［１２⁃１４］。
２．２　 轻小型无人机监测的主要工作流程

基于轻小型无人机监测工作主要由 ３ 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前期准备、数据获取和后期数据处理与分析。 在

前期准备阶段，主要包括飞行空域申请，根据气象预报

或实际天气情况判定飞行条件，根据地形、障碍物选择

起降场地，根据监测区域范围、重叠度、分辨率等要求设

定飞行航线。 在数据获取阶段，执行飞行并实时监控与飞行安全密切相关的参数。 后期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

包括图像拼接、几何校正、信息提取与分析等，具体的内容取决于无人机搭载的遥感设备的要求。

３　 无人机遥感在生态学中的发展现状

在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领域，无人机遥感相关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之间在生态

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科学和林学等领域内共发表 ９５ 篇相关 ＳＣＩ 论文，其中 ７０ 篇（７４％）是在 ２０１３ 年以

后发表的。 Ｋｏｈ 和 Ｗｉｃｈ ［６］对低成本无人机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和展望，并指出“无
人机生态学的时代开始了” （ｄａｗｎ ｏｆ ｄｒｏ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 Ｌｉａｎ－Ｐｉｎ Ｋｏｈ 博士在 ２０１３ 年的

ＴＥＤ 演讲视频“Ａ ｄｒｏｎｅ′ｓ－ｅｙ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ｄ．ｃｏｍ ／ ｔａｌｋｓ ／ ｌｉａｎ＿ｐｉｎ＿ｋｏｈ＿ａ＿ｄｒｏｎｅ＿ｓ＿ｅｙｅ＿
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进一步使得无人机生态学的概念在生态学家、保护生物学家和公众中流行起来，该视频

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为止在 ＴＥＤ 网站上已经被观看超 ５８ 万次。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Ｇａｓｔｏｎ ［３］在美国生态学会刊物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上对轻小型无人机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更详细地介绍，并
预测无人机遥感将带来空间生态学的革命（“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随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 Ｈｕ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９］

和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等［１０］对小型无人机在环境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挑战进行了系统地综述。 Ｐａｎｅｑｕｅ－
Ｇáｌｖｅｚ 等［１５］对无人机技术在森林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介绍。 一些以轻小型无人机为平台的研究工作也

陆续开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森林冠层监测、动物行为和数量调查、生境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

理等。
３．１　 植物监测

传统地基于地面的植物组成与结构调查由于所获得的数据精度差、人力成本高、覆盖范围小等限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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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较大的取样面积。 无人机遥感技术可以部分上弥补这些限制，目前应该被尝试着在植物资源调查、物
候监测、植物病虫害监测等方面。 我们选取了植被垂直结构调查和物候监测两个方面的案例来加以说明。

（１） 植被垂直结构调查：植被的垂直结构对森林的生物量分配和碳储量［１６⁃１８］、生产力［１９⁃２０］有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 同时，复杂的冠层结构所形成的垂直分层和生态位分化为各种生物提供了重要的生境条件和食物资

源，对许多植物和动物群落的多度和分布格局有显著的影响［２１⁃２３］。 然而，我们对森林冠层的了解大多只限于

定性的分析，而很少定量的分析。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２４］。 轻小型无

人机的发展为更有效地测量植被的垂直结构提供了可能。 以我们最近在广东鼎湖山 ２０ ｈｍ２（４００ ｍ × ５００ ｍ）
的常绿阔叶林大样地的无人机调查为例（图 ３），我们于 ２０１４ 年采用工业级四旋翼无人机（型号：ＭＤ４⁃ １０００）
收集了该样地范围内所采集的高分辨率（ ～ ５ ｃｍ）的无人机遥感影像，并结合地面调查所获得的样地高程数

据，计算出样地林冠层的多个变量（如：林冠层高度、森林郁闭度、林冠层高度的变异程度等）（图 ３）。 然后，
我们通过与地面调查的植物多样性数据、地形数据、土壤数据等相结合，对影响植物多样性分布的相关因子的

重要性进行了数量上的评价［２５］。

图 ３　 基于一个 ２０ 公顷常绿阔叶林样地的无人机调查（引自：Ｚｈａｎｇ 等［２５］ ）

Ｆｉｇ．３　 Ｄｒｏ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ａ ２０ ｈａ ｓｔｅ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ｌｏｔ ｉｎ ａｎ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２５］

（ａ）无人机起飞场地；（ｂ）由无人机获得的样地森林冠层的三维点云图；（ｃ）样地森林冠层表面模型（ＣＳＭ）；（ｄ－ｆ）三个无人机收集的高分辨

率图像

（２） 植物物候监测：植物物候是环境条件季节和年级变化最直观、最敏感的综合指示器［２６］，是地球与大

气科学应用中研究植物生命周期及其与气候关系的一个重要参量。 开展植物物候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全球变

化及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关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２７］。 传统的植物物候数据采集是通过人工定点目视

观测，这种方法因覆盖范围小、时间序列短等不足，难以进行较大尺度的物候时空分析。 近年来，随着遥感技

术的发展，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大面积植物监测已经获得较为广泛地运用［２６］。 然而，基于卫星遥感的植物物

候研究还面临着数据分辨率低、噪声干扰因素较多、物候期识别方法普适性低、物候研究结果验证不充分等问

题［２８］。 基于轻小型无人机的植物物候监测可以极大地解决地面监测和卫星遥感监测存在的困难，但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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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还鲜有报道。 Ｄａｎｄｏｉｓ ＆ Ｅｌｌｉｓ ［２９］报道了他们在美国马里兰的一个 ５０ ｍ×５０ ｍ 的样地范围内，用小型无

人机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之间的植物物候进行了监测，通过计算 ＲＧＢ（红绿蓝）３ 个颜色通道的变

化来检测植物物候期的变化。 Ｂｅｒｒａ 等［３０］ 用固定翼无人机对英国一个针阔混交林内的植物物候进行了近 ４
个月的详细监测，基于 ＲＧＢ３ 个颜色通道的信息计算了单株个体等级的绿色色度指数（Ｇｒｅｅ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ｎｄｅｘ），结果发现这些个体之间的展叶时间存在着较大变异（最大差异为 １８ ｄ）。

另外，以轻小型无人机为研究平台，Ｉｎｏｕｅ 等［３１］ 在日本东部的落叶阔叶林内用小型无人机对倒木进行了

详细调查，通过与地面调查比较，无人机调查准确地记录了 ８０％—９０％的胸径大于 ３０ ｃｍ 的倒木。 Ｇｅｔｚｉｎ
等［３２］用无人机对德国的 １０ 个温带森林样地内的林窗进行了空间定位，并勾画出其形状和计算其面积。
Ｍｅｓｓｉｎｇｅｒ 等 ［３３］在亚马逊地区采集了 ５１６ ｈｍ２范围内低地森林的无人机影像，并以此对该区域的地上生物量

进行了快速而准确的估计。
３．２　 动物监测

近几年来，以轻小型无人机为平台来监测动物活动也开始引起了动物生态学家的关注。 Ｃｈａｂｏｔ ＆
Ｂｉｒｄ［３４］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等［３５］分别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以下我们从哺乳动物和鸟类为例来加

以简单的总结。
（１） 哺乳动物：目前用无人机对哺乳动物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体型较大的动物。 例如，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等［３６］ 在

非洲西部用无人机对非洲象（Ｌｏｘｏｄｏｎｔ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种群进行了调查，在 ４ 条样带上共调查到 ３４ 头大象（图 ４）。
Ｉｓｒａｅｌ［３７］用无人机装载热红外相机来监测狍子（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的活动。 Ｗａｔｔｓ 等 ［３８］用无人机影像来估计

美国短吻鳄（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ｅｎｓｉｓ）的种群数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等［３９］在澳大利亚用无人机影像来测量繁殖期

间 ２００ 头座头鲸（Ｍｅｇａｐｔｅｒａ ｎｏｖａｅａｎｇｌｉａｅ）的体型大小的变异。 Ｍｉｃｈｅｚ 等［４０］ 用无人机监测数据来调查野猪

（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活动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２） 鸟类：与一些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研究工作相比，用无人机来监测鸟类活动还刚刚起步。

Ｗｅｉｓ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 等［４１］用无人机来评估鸟类的繁殖行为，并与传统的调查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用无人机调查可

以节省传统方法的所需的近 ８５％的时间消耗。 Ｈｏｄｇｓｏｎ 等［４２］ 以两个热带岛屿和一个北极岛屿为例，展示了

无人机调查鸟类种群数量和行为的优势（图 ４）。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等 ［４３］通过联合一个小型鸟类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和无人机监测的生境数据来分析鸟类物种分布规律。 Ｌｉｕ 等［４４］ 将无人机用于濒危鸟类物种黑脸琵鹭

（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的调查中。
３．３　 新出版物和信息平台的出现

（１） 相关期刊：
随着科学家对无人机在生态与环境相关领域的关注，多个遥感领域的期刊都组织了专刊来展现无人机的

应用前景。 例如，２０１５ 年《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杂志组织的专刊“无人机遥感在植被和农作物领域的应用”共收录

了 １３ 篇论文（《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第 ７ 卷第 ４ 期）；２０１６ 年《Ｓｅｎｓｏｒｓ》杂志组织的专刊“无人机在环境监测中的应

用”包括了 ３１ 篇研究论文（《Ｓｅｎｓｏｒｓ》第 １６ 卷第 ５ 期）。 ２０１３ 年创刊的开源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ｒ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ｊｕｖｓ）成为该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 ２０１３ 年秋季发

表第一期文章以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初为止共出版了 １２ 期，发表无人机相关文章 ６０ 篇，研究内容涉及从无人

机的名词用法、无人机操控的技术规范到无人机在商业、医疗、石油化工、资源管理、物种保护等方面的应用，
其中直接与生态和环境科学相关的文章占近 ５０％（２９ 篇）。

（２） 相关会议和网站：
近两年来，一些无人机技术和应用相关的研讨会也相继召开，为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例如，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由美国摄影测量及遥感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召开

的第一届无人机研讨会就吸引了 ５３０ 多名参会者，随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也分布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无人

机研讨会，并获得了来自科研工作者、企业家等的诸多关注（ｈｔｔｐｓ： ／ ／ ｕａｓｒｅｎｏ．ｏｒｇ）． 在环境研究领域，２０１６ 年 ２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４　 无人机用于动物监测中的例子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在非洲西部获取大象种群影像图（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等［３６］ ）；（ｂ）是图 ａ 中白色区域的放大图；（ｃ）在澳大利亚的岛屿上拍摄的繁殖期的海鸟种

群的影像图（Ｈｏｄｇｓｏｎ 等［４２］ ）；（ｄ）和（ｅ）是图 ｃ 的局部放大图

月和 ６ 月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别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来展示和讨论无人机在环境领域的应用前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ａｃ．ｕｋ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 ｕａｖ－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ｔｍｌ），都分别有 １００ 多人参加．
另外，由 Ｌｉａｎ－Ｐｉｎ Ｋｏｈ 和 Ｓｅｒｇｅ Ｗｉｃｈ 发起的网络平台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ｏｎｅｓ．ｏｒｇ 包括了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的研究案例（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ｏｎｅｓ．ｏｒｇ ／ ），也包括了无人机生态学的一些相关研究论文。 由生态学

家 Ｅｒｌｅ Ｅｌｌｉｓ 团队建立的平台 Ｅｃｏｓｙｎｔｈ（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ｓｙｎｔｈ．ｏｒｇ ／ ）提供了一些无人机影像的开源软件和方法，也可

以作为相关研究人员的一个有效工具［２９］。

４　 无人机遥感在中国生态学中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无人机遥感也开始受到关注［１１］。 如：臧克等［８］ 研究了无人机遥感技术在汶川地震中的应用，利
用处理后的影像对于灾情调查、灾情分析和评价，对指导灾后应急救援发挥巨大作用。 在生态学、林学和保护

生物学等领域，李宇昊和张同伟［４５］用小型无人机对黑龙江伊春地区的针叶林资源进行调查。 李卫正等［４６］ 在

南京某林场用小型无人机调查了松材线虫感染的病死木的空间分布。 冯家莉等［４７］用小型无人机进行了红树

林资源调查，提取了高精度的空间分布信息。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５］ 把小型无人机与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ｆｂｉｏｄｉｖ．ｏｒｇ ／ ）的鼎湖山样地的地面调查数据相结合，分析了由无人机调查获得的森林冠层结构

参数对地面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图 ３）。 在动物监测方面，马鸣等［４８］ 把小型多旋翼无人机用于高山兀鹫（Ｇｙ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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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的繁殖生态学研究，拍摄了高山兀鹫巢穴、亲鸟、幼鸟及其生长发育过程。 近期由中央电视台、
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的“２０１６ 我们与藏羚羊”科考中，科研人员使用固定翼无人机监测藏羚羊的

迁徙过程，获取了该迁徙种群的密度、数量和年龄结构等数据（图 ５）。 本次案例共飞行 １４ 个架次，每个架次

覆盖约 ３ ｋｍ２，获得覆盖范围高达 ４０ 余 ｋｍ２、分辨率达 ５ ｃｍ 的高清正射影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ｗｍ ／ ８９９３５４．ｈｔｍｌ）．

尽管无人机技术已逐渐被我国的科学家所认识，但在现阶段相关应用还处于尚未形成规模的初级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国家遥感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国家遥感中心轻小

型无人机遥感应用专家工作组成立。 工作组将在加强载荷传感器研发、推动行业准入制度建立、完善安全规

范制定、推动轻小型无人机遥感系统综合验证场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这将为无人机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的有

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轻小型无人机遥感发展报告》上的数据，２０１５ 年我国遥感应用专

业级轻小型无人机已超过 ３０００ 架，估计未来 ５ 年的装备需求总量超过 ３００００ 架［７］。 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无

人机研究平台来真正地服务于生态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

图 ５　 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飞行架次的藏羚羊无人机遥感调查案例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ｔｅｌｏｐｅ （Ｐａｎｔｈｏｌｏｐ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ｉ） ｉｎ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无人机拍摄的藏羚羊种群影像图；（ｂ）是图 ａ 的红色区域的放大图；（ｃ）是图 ｂ 中绿色区域的放大图。 图中的绿色圆点是用于藏羚羊计

数的个体标识

５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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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无人机数据的获取与处理对多数生态学家还存在技术上的挑战

尽管无人机遥感技术已经被生态学家所关注［３］，然而无人机的操作技术、数据收集和处理等对传统的以

野外调查和控制实验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生态学家都存在很多技术上的挑战。 目前很多无人机在生态学里面

的应用案例都是基于拍摄的照片来肉眼辨识图像中的动物或植物，这样一方面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效

率，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挖掘无人机影像中的其他更丰富的数据（如：生境结构、树种组成、光谱信息等）。
为解决这些障碍，生态学家已经在尝试提供简单的开源的无人机影像分析软件或方法（如：［２９］）或通过网络

平台来提供更多详细的案例（如：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ｏｎｅ．ｏｒｇ）。 基于实际研究案例的无人机技术培训将会是无人

机在生态学领域内的普及的重要手段。 另外，生态学家也在通过与无人机遥感专家的合作来挖掘高分辨率的

无人机大数据中的诸多信息（如：［２５］），例如植物树冠的自动识别与勾勒、植被参数自动反演、动物个体自动

识别、计数甚至体型测量等。
５．２　 无人机在生态学中的应用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地扩展

如上所述，无人机遥感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到动植物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然而多数研究还集中在

用无人机搭载 ＲＧＢ 普通数码相机为监测平台。 激光雷达、多光谱与高光谱遥感技术、热红外成像仪等在无人

机生态学中的应用案例还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先进的遥感设备成本昂贵，而且操作和数据处理专业化

能力要求较高。 另外，受无人机载荷大小的限制，这些遥感设备的传统款式还难以广泛应用到无人机监测中。
适合无人机平台的轻量级的遥感设备也仅仅是近几年才陆续有商业化的产品出现［４９⁃５１］。

同时，我们也缺少与无人机数据相匹配的高精度的地面调查数据，包括详细的物种分布数据和地形、土壤

等的信息。 这些都限制了无人机技术在森林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尤其在生物多样性高、冠层结构复杂和环

境条件变异极大的亚热带和热带森林地区。 以美国史密斯（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研究所热带森林研究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ｇｅｏ．ｓｉ．ｅｄｕ ／ ）和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ｆｂｉｏｄｉｖ．ｏｒｇ ／ ）为代表的大型森林动态监

测样地网络是一个可以开展无人机生态学研究的理想平台。 这些样地的面积大多为 ２０ ｈｍ２以上，并且对样

地内所有胸径≥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进行定位、挂牌，并测量记录其胸径和生长状态等，同时也调查了非常详细

的关于地形、海拔、土壤等的相关信息［５２］。 通过这些详实的地面数据与无人机调查数据的结合，将进一步深

化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理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机在长期生态学研究中的例子还没有报道，主要原因是无人机生态学的发展才

仅仅有几年的历史［６］。 无人机监测的高时效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为长期监测各种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包括

植物物候变化、物种组成变化、自然和人类干扰等）提供了可能。 随着无人机监测数据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

的积累，这些数据将为我们回答一些生态学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提供重要支持［２５］。

５．３　 无人机操控行业的管理规范与技术标准尚不完善

由于无人机研发、生产和使用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并且无人机行业还缺少有效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

形成了无人机“满天飞”的局面。 这一乱象也影响了无人机遥感领域的有序发展［７］。 目前，美国、欧洲等已经

开始制定民用无人机的相关标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标准体系。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

布了首部专门针对小型无人机的管理规则 Ｐａｒｔ １０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ａ．ｇｏｖ ／ ｕａｓ ／ ），该规则对无人机操控人员、飞
行时间、飞行区域、飞行高度等给出了详细的要求，这是无人机行业走向有序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我国，有
关轻小型无人机遥感的相关规定较少，需尽快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建立完善的无人机监管措施。

综上所述，无人机遥感以其诸多难以替代的应用优势，为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其应用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对于传统野外调查工作量巨大且辛苦的生态学家来说，充满诱惑和吸

引力。 正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Ｇａｓｔｏｎ ［３］在他们的文章所说，轻小型无人机遥感将革新空间生态学的研究，正在成为

生态学家的重要研究工具［５３］。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生态学中的应用还存在技术门槛较高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等

限制，但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将被一一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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